           台灣人的本色 ─ 永懷王世慶先生      莊萬壽
    23年前，我在香港首次遇到王先生。

我在1988年7月中旬認識王先生，我們一起參加在香港舉行的學術會議，都發表了論文。剛才唐羽先生提到後來王先生被留在香港，其實是與我留在香港（眾笑）。一共兩天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一起去中環、尖沙嘴等等，看了百貨公司，也去了書店。到留下來的最後一天，也就是我們一起的第二天，下了大雨。我們在中午12點半就到啟德機場，聊了四、五個小時。當中一句話，我記錄下來，現在我讀給大家聽：「1988年7月20日，首次與王世慶先生相識，對他的樸拙與深厚學養有很好的印象。」最後兩日，逗陣開講，他說：他北師的同班同學，戰後第一屆的(我可以講他的名字嗎？)某某 ── 這個人的地位和現在的「王聖人」一樣，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是誰，這人戰後進入調查局而逐步升官。王先生說：「台灣人要得到國民黨的信任，就是由國民黨交一把刀給他，敢拿去殺台灣人的，就可以取得他們的信任而成為大官。」這句話可以列入歷史名言。我從香港回來，把當天談話記錄下來。當時我寫說：「這一番話銘記我心。」20多年來，我沒有忘記。這是一針見血、非常勇敢的話，當時雖已解嚴，但台灣言論的氛圍，仍然緊張。
我與王先生的關係，是因為《國文天地》中，有一個疑難雜症的專欄，有時要我解釋有關台灣文史問題。另外我主編南一《國文》教科書，選入較多的台灣古典文學及日本時代的台灣文學，面對背景的註解，如當時多少錢可以買什麼，我若有不知或有疑惑時，經常打電話去請教王先生。1995年我擔任師大校史研究小組召集人，想要連接師大與高等學校的關係，讓師大校史時間延長到日本時代，校長很支持，這個問題我也去請教王先生，他說，日本時代有教員養成所，是在培養中學師資的。我聽了很高興。不過聯結師大和高等學校的這件事，後來沒有成功。我視王先生台灣學的活百科，是我心儀的老師。

1998年，我在師大籌編《台灣文化事典》，即央請王先生指導與撰稿，他始終關心這部難產的詞書，到2004年出版，我在《台灣日報》撰文說明，曾與他通話致意。2003年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成立後，校外我請了曹永和先生、王世慶先生、在座的趙天儀先生以及清華的廖炳惠先生來所教課。但是王先生身體不方便，沒有答應，我感到非常可惜。當然，我指導的學生，與王先生的研究相關，我還是會請王先生指導或口試。

王先生齒學俱尊，毫無學術的傲氣，卻只有鄉土的骨氣。他謙虛、溫恭的言語與身影，永烙在我的心版上，這是台灣人的本色，台灣人的典範，我永遠懷念他。
(2011.3.6 王世慶先生紀念會發言 5.29潤筆)
